2007/11中國時報 
專題報導 兩個世界的孩子

孩子 站在不同起跑點

策畫執筆：張瑞昌、張志清、唐榮麗、韓國棟、周敏煌、周麗蘭 

午後的台北街頭，倚著賓士車門的小六生小夫，望著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想起每天得忙著穿梭在學校、補習班和才藝教室之間，周末還要等家教老師，微白的臉龐不禁顯露疲態；同時間，和外公、外婆相依為命的台東縣鹿野國中生彩薇，必須和姊姊輪流煮晚飯，農忙時還得採咖啡豆貼補家用，一斤工資是十八塊，稚氣未脫的她得意地說，「畢業旅行的三千八百元費用，是我自己賺來的。」

	

	台灣城鄉教育資源近年來差距日漸拉大，在城市學生家長無不盡其所能的提供各種資源，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兒女輸在起跑線上。


這不只是一個教改的縮影，也是台灣教育最迫切的課題。每年秋天，有廿、卅萬的孩子歡歡喜喜地進入小學，開始接受國民義務教育，也為九年後的升學考試作準備。但這當中每年至少有三萬人，因家庭經濟、城鄉落差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才踏入校園就已經輸在起跑點。台灣社會歷經十年教改，其結果卻是拉大城鄉差距、加重父母負擔，孩子們的升學壓力非但未曾稍減，反而變得更加沉重，甚至出現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份試題 呈現兩個世界
今年國中基測成績揭曉，位於台北大安區的金華國中，成績果然如預期亮麗，全校平均分數為二一九分，半數學生的ＰＲ值超過九○（前十％）；但同一份試卷拿到台東，全縣廿二所國中，卻沒有一校平均分數可以達到一五○，瑞源國中全校平均分數甚至只有六十二分，新竹五峰國中更只有五十七分。五峰國中校長葉志德為了鼓勵學生用功讀書，校長室掛了前三志願學校的書包，書包裡還擺著第一學期的註冊費，只要考上這些學校，就幫學生找資助單位，提供三年所有學費。但多年來新竹中學的書包，一次也沒送出去過。

在新竹縣竹東鎮天主教堂，義務為原住民小孩補習的曾修嫦老師說，「來這裡上課的孩子，有的剛進來時英文考不到十分，基測總分只有卅、四十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國中畢業，連英文廿六個字母都還不會，這怎麼跟人家比？」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教。她感慨地說，直到經過五年努力，今年才有同學成績達到一百五十分。

教育資源 城鄉差距極大
反觀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卻幾乎找不到像後山離島及偏遠地區學校成績普遍低落的案例。金華國中老師陳惠美說，都會區補習班林立，教育資源豐富，文化刺激也多，加上鄉下師資稍差，城鄉差距一定愈拉愈大，尤其是英語的雙峰現象。同樣在金華任教的徐志雯也以她擔任導師經驗指出，全班學生在七、八年級時約有五成以上在校外補習，升上九年級，比例更高達近八成。這樣拚下來，有一半都能考上公立高中。

談十年教改，在台北縣貢寮國中服務廿幾年的教務主任游文言感觸尤深，他說，過去較貧窮的年代，至少學校還可以出現像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林錦村等這樣的傑出校友，現在教育環境丕變，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後就不行了，今年他們學校最高分也只有一位二百分，還是無法擠上前三志願學校，部分學生的ＰＲ值還不到五（後五％）。

升學壓力 扼殺孩子天分
分數有高有低是自然現象，但不合理的是為什麼高分群總是落在都會區，低分考生卻集中在偏鄉？五科滿分三一二分的國中基測，要拿一五○分以上，對都會孩子而言並非難事，但為何有這麼多偏鄉的孩子讀了九年書，國文、英文、數學卻連拿卅分都很難？

教育的城鄉學習落差，究竟是怎麼造成的？長期關懷城鄉教育議題的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不諱言，根本原因是「貧富」，再加上教改方向偏差，導致問題愈來愈嚴重。他甚至批評教育部的許多政策，都是由優勢學生家長所主導，忽略了弱勢家庭及孩子的需要，以致產生許多教改亂象。

然而，除了城鄉落差，孩子們的學習又如何？一位台北高中老師在今年七月，投書本報時論廣場表示，十多年前，他剛考完聯考的那天晚上，放下糾纏三年的重擔，和家人共進晚餐時，在餐桌上，有感而發說「還好，妹妹以後不必聯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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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十年教改剛起步，我的妹妹五歲；今年，妹妹已經是高一的學生了，下課生活被滿滿的補習給占據，妹妹雖然很有繪畫天份，但升學的壓力讓她沒辦法盡情的發揮自己的長才。」這位老師說，「十年教改不是要給孩子一個壓力少、負擔少、多元學習和探索的教育環境嗎？但教改實驗十年下來，一切如昨，考試領導教學的鬼魅、升學主義的幽靈，未曾散去。」

教改實驗 早已迷失方向
毫無疑問地，這不僅是一場起跑點不平等的競爭，也是一場迷失方向、偏離目標的教改實驗。

儘管十年教改千頭萬緒，但國民教育的根基若不打好，其他改革都是空談，而辦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也更是政府無法推卸的責任。這是我們之所以選擇探究國教為主題的原因。

然而，十四年前開始點燃的教改運動，畢竟已徹底改變台灣教育的原貌，當年教改文宣資料，曾經勾勒未來學童的圖像：「不再背著沈重書包，畢業後擁有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相處，學會成長…等可以帶著走的十大基本能力。」

但十年過去了，台灣社會是否體認到當前最迫切的教育問題？而教改在最基礎的國教部分又繳出什麼樣的成績呢？
國中8成補習 補教千億商機

本報訊 

政府推動教改已經十四年，但是效果似乎適得其反！本報最新民調顯示，七十二％的家長認為孩子的升學壓力反而比聯考時代增加，家中有國中生的父母，竟有高達七十七％讓孩子補習，為國內歷次民調中最高的一次，顯示學童補習現象有惡化傾向。

十年教改標榜要讓孩子的課業負擔減輕，並曾誓言要讓國內的補教業蕭條，但相當諷刺的是，拜教改之賜，國內補教業這幾年業績蒸蒸日上，家長荷包卻相對大幅失血。

面對生意興隆景象，補教業者接受訪問時，滿面春風，笑臉迎人，半開玩笑說「這要感謝教育部，賞口飯給我們吃！」調查顯示，六十六％的家長表示現在有讓孩子補習，而學歷愈高，愈重視孩子的教育，讓孩子補習的比例也愈高。大專以上學歷的家長，讓孩子補習的比例超過七成，比中低學歷家長來得高。

另外，家中有孩子讀國中的父母，高達七十七％讓孩子補習，爭取國中基測可以拿到高分，擠進明星高中。相對的，由於大學的入學門檻已經大幅降低，升學壓力略降，家有高中生的父母讓孩子補習的比例只有六十四％。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府在民國五十七年就已推行九年國教，小學生應該是最沒有升學壓力的族群，但本次的調查卻發現已經有高達六十五％的家長，讓孩子補習英數等主科或才藝，比高中生補習的比例還要高，這顯示了九年國教雖然解除了過去小學升初中的聯考壓力，但國中升高中職的壓力仍在，在多元入學新制下，家長只有被迫將戰線拉長。

根本教育部的統計，目前國內補習班家數已突破一萬七千家，是十幾年前的五倍左右，其中，招生對象為國中小學生的就有一萬五千家，占補習班總數的八成，也是成長最快速的部分。

業者推估因教改而起的補習市場有千億的規模，甫卸任的補教全聯會理事長林進榮說得保守些「可能有五、六百億吧！」

台北市教育局過去也做過類似調查，發現中小學生每周補習時數平均為六小時，而這還是二○○一年的數據，天下父母現在最想說的一句話就是：「饒了孩子吧！」

啥米碗糕的平等受教權？

簡三郎

教室穿堂的走廊上，張貼著生日許願卡，有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女生寫著「我要當美髮師」，另一個小六男生用豪邁的語氣說「我要當老大！」你知道嗎？我在台北教了二十五年的書，從沒聽過這類願望，都市孩子不是要上建中、北一女，就是台大、政大。

有一次學校小朋友參加縣賽，我問運動選手最想吃的是「麥當勞」，閱讀小博士最想吃的則是「我家牛排」！這些在都市孩子看來稀鬆平常的速食，直至今天，對鄉下孩子仍是稀奇。

都市與鄉下學生在「志願」、「飲食」上顯現的城鄉差異，我早已見怪不怪，但學校基本設備的差異、受教權的不平等，我不能不說。

在台北市，「班班有單槍投影機」已實施多年，然而在我的鄉下學校，十一班二百三十八位學生，共用一部老舊單槍，老師搶著用。上學期因為使用過度，壞了沒錢送修，就向鄰近學校借一下，用完就得歸還，至於台北市「電子書包」、「無線上網」等高科技資訊、網路使用的城鄉落差，就更不用談！

讓我最不平的是人員編制的城鄉落差，阿扁市長時代，台北市的教師員額編制已拉到一點八，目前台灣省編制卻還不足一點五。

以台北市六班小學為例，行政編制有三個主任，至少六個組長，外加一名系統管理師；我的十一班鄉下學校，卻只有二名主任、二名組長，所有老師都要兼行政工作。

不可思議的差距是，台北市湖田國小全校八十幾個學生，竟有廿七位老師；雲林縣一百五十六所國小中，全校六班的小校超過一半，共八十三所（其中四十二所學生數超過一百人），編制只有九個老師。

同樣受少子化衝擊，台北市九所六班小校，享有充足經費與資源照顧學生，台灣省很多六班小校，卻岌岌可危擔心被裁併或廢校！同樣在台灣，卻一島兩制，我不禁要問這是啥米碗糕的平等受教權？

（雲林縣莿桐鄉僑和國小校長簡三郎，甫從台北市國小返鄉服務） 

綁3萬個蚵殼 補習1個月

本報訊

初秋傍晚，雲林縣口湖鄉宜梧國中的葉人誠，拎著塑膠袋裝的白飯、菜餚，那是午餐剩下的飯菜，黝黑的他站在放學隊伍顯得靦腆；十四歲的人誠，就像寒天時節，成千上萬逆流洄游的烏魚，抱著遠大志向，腳下就是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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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靠教育翻身，就靠手上這些蚵串了，家裏是低收入戶的人誠為了補英語，周末和媽媽一起綁蚵，十個一串、一串一元，綁好的幾串堆放在一起，等著老闆來收，一個月三千元的補習費必須串三萬個才夠。


在塞滿蚵殼的矮破房子屋簷下，下肢蜷曲癱瘓的葉媽媽，雙手穿著蚵殼，一串十個工資一元，掉在腳下也許連彎腰都嫌懶的一元，對這對母子來說，一個錢要打十個結。

「請問，英文補一個月多少錢？」葉媽媽打電話到補習班。

生活最要緊 提升課業往後擺

家裡靠低收入戶補助津貼過活，人誠拿定主意好好用功，月考都在十名內，只可惜英文不爭氣，只考四十幾分，為了更上層樓，他有個心願想補英文。

「三千元！」電話那端說。人誠媽媽快速掛掉電話，全家三口一個月生活費不過一萬元，三千塊補習費是天文數字。

母子決定綁蚵殼賺補習，周末一起蹲在屋簷下穿洞、打結。瘦小的阿誠，吃力提著三串蚵串兩端，甩上門外積成堆，這只是補習費的百分之一，綁完三萬個蚵殼，才夠補習一個月。

人誠的拚命，不禁令人想起五十年代的台南官田，那個瘦弱的佃農之子奮鬥變成政治領袖的動人故事。

五十年後的今天，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教育的城鄉落差越是明顯，當台北的孩子忙著補習，不想輸在起跑點時，台東、南投等地的偏鄉小孩卻必須為自己的下一餐努力。今天出身海邊村落的葉人誠，不補習光靠學校讀書鹹魚翻生的機率有多少？


全家忙翻天 家長忘了開學日

新竹縣尖石鄉後山的秀巒國小，這個學期開學，應該有卅位一年級新生報到，開學日當天竟然有十位小朋友沒來，學校老師帶著替代役男騎機車滿山找，原來是許多家長忘了開學日，大清早帶孩子上山幫忙採高麗菜去了。台東瑞源國中校長張新發無奈地說，學校老師在課後輔導、生活照護上真的已經盡心盡力了，留在村子裡的孩子很多是隔代教養、單親及低收入戶等教育弱勢生。這些學生的家庭功能薄弱，連三餐都難保，如何支援教育？「在這裡學校老師要肩負八○％的教養責任」，學校教育扮演更吃重的角色，往往是先解決生活問題重於提升學科能力。
像新竹、台東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各地偏鄉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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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南投縣信義鄉民和國中的小明，父母不常在家，師長偶遇家長，請他們關切孩子的功課，卻常得到「老師，我們家小孩不是讀書的料啦！以後畢業不用升學，讓他出社會工作就好啦！」的回應。小明今年基測只考了ＰＲ值十以下的成績，他坦言這樣的成績沒學校念，只好像父母親一樣到山區打零工，但他還是希望現在念國一的弟弟不要步他和父母的後塵。

低收入家庭 先天後天都劣勢

台北縣萬里國中在創校卅八年的歷史裡，只有前四屆的學生考取過前三志願，今年五十八人參加基測，其中就有廿二人ＰＲ值在十以下。這些考生的家庭背景也多為單親及低收入戶。

「基礎不佳與家庭環境是造成學生學習成就低的主因」，已經到該校二年的李永旭校長指出，家境尚可的國小畢業後，多選擇越區到基隆讀國中，留下來的「二軍」，學校老師教起來挫折感很重。台南縣某個鄉公所為了鼓勵學生留鄉就讀，特別祭出三年學雜費全免及考上志願發給十萬元獎學金的措施，依然有五成以上的學生外流。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李永旭說，他們學校有一班，三年六學期換了五個導師，因為偏遠教學資歷對老師可以加分，很多老師加完分就走人，少了加分誘因，老師又不肯來。「這問題有解嗎？」

「電視新聞不是都說，大學生和修車工人薪水差了一倍」，台北縣欽賢國中兩位ＰＲ值只有五的學生，異口同聲地提出「讀書無用論」；這樣的結果讓剛從台北市回雲林莿桐老家服務的僑和國小校長簡三郎很訝異。

看學生志願 城鄉差距攤眼前

他說，在台北教了廿幾年書，都市孩子的志願八九成都是要上建中、北一女，光從學生的志願就可以嗅出教育的城鄉差距了。

看著學校裡半數以上隔代教養的孩子，國中畢業不想升學居多的現象，台南縣左鎮國中校長胡清旺感慨萬分地表示，過去我們說「富不過三代」，但現在卻是「貧逾三代」。他說，現在偏鄉的孩子不但沒有父母支持，甚至還要分擔家計，沒錢念書，體認賺錢比讀書重要，這背後潛藏的社會危機，實在值得重視。 

窮鄉僻村 爭氣只能靠自己

本報訊

隔代、單親、外配、中低收入戶家庭的孩子，就像背負著原罪，求學暖身不足，遑論多次練習，想與都會孩子一較高下且勝出，得長期補充毅力與勇氣的「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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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寮村的免費安親班，是村長陳玉釵開辦的，讓隔代單親外偶之子下課後能到安親班做功課，來這邊的小朋友，互相多已培養出很好的感情，而且常規變好了，功課也有大幅進步。


下午放學，雲林縣口湖國中一年級的阿田快步回家，若非亦步亦趨，很難找到他家，因為在比人還高的草叢中，沒人相信還塞著一間破寮能住人。

每天都像荒野求生記，阿田回家就趕快洗澡，熱水來自天然日光曝曬，餘暉是浴室的燈，盛碗白飯端進房裡，祖孫兩人關起木門，以免長蟲潛入。

桌上一碗白帶魚、鹹蛋，那是中午吃剩的營養午餐，阿嬤說「魚很新鮮，可以配好幾天。」

「伊啊，沒父沒母，緊一點才不會放鬆，伊若沒準時放學回家，我就變臉了！」阿田只能考第一，考第三阿嬤就揍，「沒米兼閏月（屋漏偏逢連夜雨），沒法度。」

上次模擬考，阿田考全班第三、全校第八，阿嬤聽了邊發作邊搖頭，「什麼！越讀越落地，考到第八名？」

阿嬤的口頭禪「隨在你啦！」「要學好，要學壞，隨在你啦！」「要讀書，要拿鋤頭，隨在你啦！」阿嬤四兩撥千斤，阿田不敢出聲。

三坪大的斗室裡擺了兩張床、一張書桌，床上一疊疊教科書是阿田的寶藏，「我喜歡上學，可以得到很多知識！」破厝內的昏暗日光燈，也是阿田讀書的光線來源。

買不起參考書，遑論補習。阿田一顆求知若渴的心勝過那些，即使剩菜剩飯當一餐，也讀出三名內好成績，相較於多「元」入學的家庭，阿田只有微燈一盞，名列前茅簡直是「奇蹟」。

晚上七點，阿田在破寮溫習功課的同時，十公里外的蚵寮村，一群國小的小朋友魚貫地到村長家報到，他們和阿田哥哥一樣，都像惡水中的小舟。

「教育對阮沿海的囝仔真不利，沒有安親班、補習班，就算有，攏是單親、阿公阿嬤帶大，外籍媽媽生的，也讀不起。」蚵寮村長陳玉釵無法忍受阿公阿嬤經常到晚上還在找孫，決定開免費安親班。

一開始只想收五個，第二天來了八個，第三天暴增到廿多個。陳玉釵索性到學校逐一清查弱勢家庭孩子，登門邀請，比老師還像老師。

「不要亂跑，不要變壞，是基本的。」陳玉釵說，她的孩子工作都不錯，就是以前有讀書，她更希望村裏的小朋友，從小打好課業基礎，前途才會光明。

不適任教師 教出「Supermonkey」

本報訊

「小朋友，哪裡買得到菜？Supermonkey！」

超級猴子買得到菜？非也，是Supermarket！（超級市場）

在偏鄉國中小學，這樣的英文文盲越來越多，小校缺乏英語師資，全由級任老師代勞，講台上老師教得痛苦，台下學生學得糊裡糊塗。

一位美語補習班老師表示，國小英文越向低年級延伸，英文文盲就越多，基礎沒打穩，越大越跟不上，小五就放棄英文現在多的是。

中部一所不算偏遠的小學，新來代課老師被要求教英文、美勞、自然，她推辭不會美勞，旁邊的老師壯膽「怕什麼，我不會音樂，也在教音樂！」代課十多年的歐巴桑級老師更語出驚人，「美勞有什麼困難？我都嘛發圖畫紙下去，告訴學生『這一堂就是你們的！』」

偏鄉老師的問題更是一堆，譬如缺乏退場機制，教師評鑑只能當參考（甚至可拒絕評鑑），新校長大多三年就請調，懶老師抱持「戲棚下站久就是你的！」從頭混到尾等退休。

「如果有辦法，我一定要把孩子送到都會區！」雲林山區一位家長別無選擇，偏偏中獎遇到無法帶班的老師，又氣又無奈。

北部某國小原住民老師，下課就喝酒，不喝就視為不合群，集體抵制。中部地區一所偏遠小校面臨裁併，校長忙搶救，但「釘子戶」老師不改就是不改，校長發牢騷「我寧可沒有這兩個（老師）！」

九年一貫課程活潑，「老」師卻適應不了。有老師開學兩周上完，其餘時間就「聊天」；也有老師號稱上課認真，學生卻在走廊騎馬打仗，台上講到流涎，台下玩到流汗，連校長都看不下去，問老師：「要不要我教你？」

「全校就九個老師，一人教一班，一個不適任，就不知要往哪塞！」有校長認為，偏鄉不適任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力，遠大於都會學校。

有人說，教改什麼都改，就是老師不太改。教育部中央課程委員陳清圳坦言，老師沒有退場機制，對偏鄉學校來說尤其是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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